崇狗意识是民间尊狗、爱狗、敬狗等心理、信仰和观念的集合体，是民间对狗的崇拜习俗在意识形态中的反映。

据考证，狗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动物之一。大约在12000年前，从旧石器时代末期初民的定居生活开始起，狗便与人为伴了。此后，人与狗在相互依存的漫长历史中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，崇狗意识也较早地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生根发芽，成为一种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因子。它沉淀于民族意识的深层领域，浸透到人们生活的诸多方面，并以神话、传说、民间故事及习俗为载体，代代相传。本文试以神话、传说故事为切入点，对民间崇狗意识进行初步分析。

一

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，由于人类从动物群中分化出来不久，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，所以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原始人类还是过着“人兽不分”的生活。对于周围的一切，他们不能控制、不能抵御、不能解释，一切都感到非常神秘，“万物有灵”的自然崇拜由此产生。在自然崇拜中，最先产生的就是对动物的崇拜。他们看到有力的动物就崇拜其力，看到能跑的就崇拜其跑，看到能飞的就崇拜其飞，看到能游的就崇拜其游……，希望自己能有这些本领。对于伤害人们的凶禽猛兽，为消除灾祸，他们也要对其祭祀膜拜。这就是古代氏族社会中，每个氏族都选有一个生物或无生物作为自己氏族图腾的原因。他们把这个图腾物看成自己的亲族和祖先，加以供奉和尊崇，并以此作为团结和力量的标记。狗就是氏族起源时的重要图腾物之一。

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有许多关于犬戎国、犬封国、狗民国、狗国及狗的灵怪奇异记载。如《山海经·大荒北经》：“有人名曰犬戎。黄帝生苗龙，苗龙生触吾，触吾生弄明，弄明生白犬，白犬有牛匕牡，是为犬戎。”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载：“阴山……有兽焉，……名曰天狗……可以御凶。”《太平御览》引《辛氏三秦记》载：“骊山西有白鹿原，原上有狗枷堡。秦襄公时，有天狗来其下。凡有贼，天狗吠而护之，一堡无患。”《白泽图》载：“黑狗白头，长耳卷尾，龙也。”《魏晋俗语》载：“太康七年，天郊下，有白犬，高三尺，光色鲜明。恒握，见人辄去。”这些形形色色、五花八门的记述，隐隐传达着远古狗作为图腾物的神异。

关于狗图腾，流传最广、影响最大的当数人犬婚配的犬祖神话了。晋·干宝《搜神记》卷十四中收录了这样一则犬祖神话：

高辛氏，有老妇人居于王宫，得耳疾历时。医为挑治，出顶虫，大如蚕。妇人去后，置一瓠篱，覆之以盘，俄尔顶虫乃化为犬，其纹五色，因名“盘瓠”，遂畜之。时戎吴强盛，数侵边境。遣将征讨，不能擒胜。乃募天下有能得戎吴将军首者，购金千斤，封邑万户，又赐以少女。后盘瓠衔得一头，将造王阙。王诊视之，即是戎吴。为之奈何？群臣皆曰：“大王既以我许天下矣。盘瓠衔首而来，为国除害，此天命使然，岂狗之智力哉。王者言重，不可以女子微躯，而负明约于天下，国之祸也。”王惧而从之。令少女从盘瓠。盘瓠将女上南山，草木茂盛，无人行迹。于是女解去衣裳，为仆竖之结，著独力之衣随盘瓠升山入谷，止于石室之中。王悲思之，遣往视觅，天辄风雨，往者莫至。盖经三年，产六男六女。盘瓠死后，自相配偶，因为夫妇。织绩木皮，染以草实，好五色衣服，裁制皆有尾形。后母归，以语王，王遣使迎诸男女，天不复雨。衣服偏裢，言语侏，饮食蹲踞，好山恶都。王顺其意，赐以名山广泽，号曰“蛮夷”。

这则图腾神话传说的主题是盘瓠与公主婚配而生蛮族。这个名叫盘瓠的狗，是蛮族的图腾祖先。它证明着在古代少数民族中存在着的狗图腾崇拜现象。时至今日，在瑶、畲、傣、苗、土家、彝、黎等少数民族中还流传着大量的犬祖神话传说。广为人知的就有瑶族的《盘王的传说》、畲族的《祭祖》、苗族的《神母狗父》。此外，傣族有神话说，世上最初只有一个女子与一条公狗，故人、狗结合，繁衍成族。裕固族传说讲，从前一家子人非常富有，家里牛羊满圈，可就是没生下儿子，只有一个女儿。有一天，来了一只白狗，它经常和这家的女儿一起放牧牛羊。这个姑娘发现白狗能独自放牧牛羊，就和它结了婚。这个姑娘生的儿女都是裕固族，狗就是裕固族的先大人。［1］蒙古族神话说他们的鼻祖阿澜·豁阿感天狗而生子，蒙古民族是神犬的后裔。这类犬祖母题神话的分布是相当广泛的，除了内地许多民族外，在台湾的布农、卑南等许多民族中也有，甚至在日本、越南、印度等地都可以找得到类似情节。［2］

柯斯文在《原始文化史纲》中指出：“关于人的起源的神话，其最原始的说法充满了图腾主义的意味，荒诞地把一个部落的人说成是起源于这种或那种动物，这种或那种自然现象等等。”原始人类有了图腾观念之后，便将此观念演化为人兽通婚的始祖神话传说。这些始祖神话传说正体现和传达着民族的图腾信仰及其观念。现在，我们仍可以在生活中看到一些与图腾神话传说密切相关的民俗事象。比如，瑶族人认为他们的祖先是盘瓠，所以直到今天，瑶族人的服饰仍然保留了许多模仿狗外形的习俗。比如滇南的瑶族男子腰系狗尾形布带，女子围于颈脖狗尾或用红绒线织成的宽厚狗尾襟带，儿童戴狗头帽，穿狗头风衣。［3］而且在瑶族人最盛大的节日“盘王节”这一天，他们还举行祭祀瑶族先祖盘瓠的活动。这其中包括三项必不可少的仪式，一是跳原始的祭祀舞蹈——盘王舞，二是举行还盘王愿的祭仪，宰牛祭盘王，三是颂唱“盘王大歌”。滇东北苗族的发髻里也常加饰象征狗尾的饰物等等。这些民俗事象正是图腾神话传说的文化蔓延和世俗化流变。

二

除了以犬为祖的图腾神话外，在许多的民族中还流传着歌颂狗对于人类的功德的神话传说。它们同样表现着人们爱狗崇狗的感情。根据狗对人类的功德的不同，这些神话传说大致可分为这样几种类型：

（一）“人狗换寿”型

在云南纳西族摩梭人中普遍流传着一则人狗换寿的神话：

天神要给各种动物规定寿命。晚上天神喊“一千岁”，这时大雁抢先应了一声，于是便得到了一千岁的寿命。叫到六十岁的时候，狗吠了一声。叫到十三岁时，人才从酣睡中醒来，匆忙应了一声，人只得到十三岁的寿命，觉得太短了，于是向天神求情，要求和别的动物换一下。只有狗愿意和人类换。最后人与狗就达成了协议：人每天必须供养狗三顿饭，不许打骂狗，狗便把寿命交换给了人。于是人就有了六十岁的寿命，而狗只能活到十三岁了。［4］

人狗换寿的神话在北方突厥语系民族中也有流传。

（二）“狗取谷种”型

在我国许多民族中都不约而同地流传着狗取谷种的神话，这些民族有壮族、苗族、彝族、藏族、普米族、仡佬族、布依族、蒙古族、维吾尔族等等。如壮族有一则神话《谷种和狗尾巴》：

在古老古老的时候，人间还没有谷米，人们饿了就拿野果充饥。后来，人越来越多了，能吃的东西渐渐少了，大家常常挨饿。那时候天上已经有了谷子。可天上的人害怕地上的人有谷有米吃了，繁殖的太多，会打到天上去，占领他们的地方，就一直不让一粒种子落到地上来。地上人哀求天上人借一些谷种来，天上人总是不给。没办法，地上就派一只九尾狗到天上去找谷种。狗来到天上，看见天上的人在天宫门前晒谷子，便弯下九根尾巴悄悄向晒谷场走去。它用九根尾巴粘满了谷子回头就跑。不料，跑了几步就被看谷子的人发觉了。他们一边喊着追赶，一边挥着斧子乱砍。九尾狗的尾巴一根根被砍断了，鲜血不断地往下流。可狗还是忍着剧痛往前跑。当第八根尾巴被砍下来时，它已经逃出了天门。就这样狗用剩下的一根尾巴给人类带来了谷种。［5］

苗族有一则神话传说：

很古很古的时候，人还住在树林里，没有粮种，不会种庄稼。只有山神阿爷彼那有粮种。小伙子格木睹罗告别乡亲，去为人类找寻粮种。他经历了艰难险阻，得到了粮种，可被山神变成了一条小黄狗。小黄狗终于把粮种带回人间，种出了庄稼。后来一个叫拉缟嫫的姑娘爱上了狗形的格木睹罗，小黄狗变成了英俊的小伙子，他们幸福的结为夫妻。从此，人类才有了粮种。［6］

藏族神话《大年初一先敬狗》说：

相传在很久以前，麦子、青稞都长得树杈一样，从根部往上层层分叉，每个枝头上都长一个又大又长的穗子。收的粮食吃用不完，于是人们就用面粉来做大门、做枕头、揉成坐垫垫屁股。天神知道后很生气，决心惩罚人。他降鹅蛋大的冰雹要毁掉全部庄稼。人们躲在屋里哭，而狗冒着生命危险在冰雹中保护庄稼。天神知道狗爱惜庄稼，就停止了冰雹。以后人们就靠狗夺下的粮食生活，而且也知道爱惜粮食了。而且，大年初一先敬狗，把蒸馍、猪牛肉摆在狗面前，感谢它对人的功德。［7］

不仅少数民族，在汉族中也有类似的传说：

原来的五谷都想现在的豆棵一样，从上到下，五股三杈长满了穗子，可是人因为浪费粮食而触怒了天神，天神派天兵天将要把五谷的穗子都拽掉，以惩罚人。这时狗跪求天神给它们留下一点粮食吃。天神念狗无过，于是留下了一个顶穗，人们就这样有了饭食。而狗为了给人省下粮食，就去吃屎。

狗取谷种的神话分布相当广泛，尽管在各民族中略有不同，但都说明了狗是为人类找到或保存了谷种的英雄。这类神话传说显示了狗在人类文明创业时的重要作用。至今，在许多民族的岁时风俗中还保留有祭狗的习俗。如布依族每年“吃新节”晚上祭祖以后就轮到祭狗，然后家人才可入席就餐。祭狗时由年长者将“新粮饭”与三块猪肉放入狗食盆中，边看狗吃食边念祭词。汉族民间过年也有让狗吃顿饺子的习俗。珞巴族尊狗为灶神，其意都是感恩狗为人类带来谷种。

（三）“忠诚救主”型

在动物中，狗以其重情重义和尽职尽责而著称。在民间流传着许多义犬的传说故事。朝鲜族的《母狗救子》就是这样一个故事。故事说：

有个姓郑的两班，结婚多年，没儿没女，就又娶了一房妻子。娶二房后，二房还没怀上，大媳妇就有了身孕。二房媳妇很是嫉妒。女人临产时，郑两班要进城赶考，他请了接生婆后就进城去了。大媳妇生了个儿子，可嫉妒的二媳妇早已用钱买通了接生婆，接生婆用计把孩子扔到后山的一个土坑里。郑家养了一条狗，这狗刚下过崽。它跟着接生婆到后山，然后叼来软草盖住婴儿，每天给孩子吃狗奶。从此，它天天跑到后山，用自己的奶汁喂养着这个弃儿，夜里还守在身旁。只至郑两班回来才把孩子还他。［8］

在仡佬族中有一则故事：

仡佬族吴姓始祖有个独生仔，名叫勒殿，生下来刚三个月就死了娘，没有奶吃，没有衣穿，冻僵了。父亲以为儿子死了，哭得很伤心，把他防在大门背后的狗窝里，转身出去叫村上的老人来帮忙拿去埋葬。父亲走后，母狗回到窝里睡觉，勒殿得到暖气，苏醒过来了，找奶吃，摸到狗奶，便吸了起来。父亲领着村上老人回来见到这个情景，很惊奇，都说他们家里养了一条神狗。从此以后，父亲每晚都让勒殿跟母狗睡在一起，让他吃着狗奶一天天长大父亲死后，这只狗就成了勒殿唯一的亲人，走到哪里带到哪里，形影不离。有一天，勒殿出去喝醉了酒，回来的路上躺在山岭上睡着了。突然，山岭起火，到处烧的噼啪响，火苗一股一股往上窜，眼看大火就要烧到勒殿身边了，那只狗急得汪汪大叫，一会用舌头添添主人的脸，一会用嘴不断摇动主人的脑袋，可勒殿还以为有人再给他灌酒，就迷迷糊糊说：“不要了，不要了。”老母狗坐在主人身边伤心流泪。山火越烧越近了，主人还没醒过来。那只狗发现不远的地方有个水塘，便跑过去，跳进水中，裹上一身烂泥，来回把勒殿身边的草地打湿，不让火烧着他。等勒殿醒来时，发现周围一片焦土，老母狗坐在他身边只喘粗气，口中冒出白沫，立即把狗抱到怀里，心中十分难过。不久，老母狗病死了。为了报答它，勒殿给他修了一座坟墓，并传言子孙后代，从此以后不吃狗肉。［9］

满族罕王爷的大黄狗救主的故事也很有名：

罕王爷领着八旗人马打了胜仗之后，摆下庆功酒宴。　罕王爷的叔叔龙敦一心想害死罕王爷，篡权夺位。他在宴席上设下奸计把罕王爷灌的大醉。众人看到罕王爷醉了，就把他送到后帐去休息。这时看守后帐的亲兵也都去喝酒了，只有王爷一人在帐中沉沉大睡。龙敦看到机会来了，就拔出腰刀朝后帐走去。这时罕王爷养的大黄狗正趴在帐外，见有人拿刀走来，就跑到王爷面前叫起来。可王爷就是不醒。这时龙敦已经手握钢刀、满脸杀气的进来了，大黄狗一急，就伸嘴在王爷的小腿上狠狠的咬了一口，然后转身向龙敦扑去。王爷疼醒了，看到狗与龙敦搏斗，明白了大黄狗咬他的用意，也明白刚才在酒席上龙敦用酒灌他的用心。他拔刀上前杀死了龙敦。可大黄狗也被龙敦砍死了。平定了这次叛乱后，罕王爷厚葬了大黄狗，有吩咐部下：今后不准再吃狗肉、穿戴狗皮，狗死了要埋葬，因为狗通人性，能救主，是义犬。［10］

在汉族的不同地区也有义犬传说流传。旧时，山西有个商人在旅行途中曾在一个凉亭休息，并在此丢失了两千枚银元。他走后，他的狗一直在此看守这个钱袋，直到死亡。几年后，待商人再次来到凉亭时，发现他的爱狗已经腐烂，而它的身下仍然压着他那个装着银元的钱袋。主人因此给它立了一个亭子，取名“义狗亭”。山东青州有“义狗运粮”的传说，说的是青州城被匪盗围困，城中一家姓孙的粮食几乎吃尽了，每天只好熬粥充饥。他家里养着的一只大黄狗，从城脚下的阴沟里潜出去，在老宅的门外狂吠。主人家发现它带来的一封求援信，从而知道了城内的情况。大黄狗经历千辛万难，带了一袋米进城，从而挽救了全家性命。后来才等到了救兵。［11］

民间传说故事中的狗是有情有义、善良美好的，从中可以看出民间百姓对狗的喜爱和崇敬。人在狗身上倾注了爱心，除了原始图腾信仰遗存外，恐怕更多的是因为它始终是人类的伙伴。根据人类学家研究发现，原始人生活所必需的食物多出自于狩猎所得。在原始狩猎时期，男人出猎时后面常常跟着一些野狗，它们也等着猎食动物的骨肉。猎物一旦被猎人打伤，野狗就围上来抢吃，猎人就把自己要的留下，不要的留给野狗。久而久之，猎人与野狗之间便熟悉起来且产生了感情，野狗慢慢地也就被驯化［12］，以其灵敏的嗅觉和视听能力、能跑善咬等特点成为猎人狩猎过程中的得力助手。在出猎时，狗会主动到草丛、江边、树林等处寻觅野兽。如果附近有野兽，它就会狂吠通知主人。在狩猎过程中，狗可以看守野兽的洞穴，有时还能追踪或直接捕捉一些猎物。有时在猎人捕捉大野兽时，如果一发没有击中要害，狗会扑向野兽与之搏斗，为主人再次射击争取时间。在猎人宿营休息时，狗就又成为主人的忠诚卫士。在汉字中表示狩猎的“获”、“獠”、“狩”、“弥”等字皆以“犬”为部首，这就说明狗是狩猎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伙伴。［13］在以后漫长的岁月变迁中，随着生产方式由狩猎向畜牧和农耕的转变，狗的重要作用也相应转化为守护畜群、看门护院、捉贼擒敌、运输通信等等，继续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，并且以其忠诚义勇、通人性而倍受人们喜爱。关于狗的传说故事因此也在民间流传不断。

民间文学是透视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。透过民间神话传说，我们可以发现民间的崇狗意识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。崇狗意识最初起源于原始的图腾崇拜，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，原始的图腾崇拜在人们的信仰体系中有所淡化，但从神话传说中作为造福者、保护者的狗身上我们仍可以看到这种原始崇拜的影子；与此同时，人们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对狗身上所表现出的尽职尽责、有情有义、机智勇敢等美好品性的赞颂，从而使这些传说故事具备了道德劝喻的教化意义。至今民间有“儿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”的俗语，说的是儿子对母亲的孝顺，狗对主人的忠义。尽管主人一贫如洗，他饲养的狗依然忠心耿耿、尽职尽责，决不会背主而去。在人们的心目中，狗成了忠诚伙伴的代名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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